
还是不要把昆明仅仅和春城这个概念联
系在一起。其实，那儿的历史积淀比茂盛的
花草不知要厚重多少倍。旁的不说，就金殿
一座殿宇，几乎就要把明末清初的历史给压
得喘不过气来。

金殿位于昆明市东北角，与充满现代气
息的世博园相毗邻。严格地讲，它和世博园
其实同处一地，只是许多游人对它缺少兴趣
或了解罢了。试想，当鼎沸的喧哗声从山坡
的那边隐隐约约地传到这边时，静静的金殿
该会发出何等苍凉的感叹啊！

金殿并不是一座孤独的建筑物，而是作
为一座道观坐落于昆明市东北角的鸣凤山景
区之腹部。最初于明万历年间由当时的云南
巡抚陈用宾所建。

抑或是心绪和气候原因使然，当我在这
个春日里踽踽独行于那些玉虚孔衢、天罡地
煞、迎仙拱桥⋯⋯的曲径荫坡上时，怎么也难
以把那个策马横刀的吴三桂与这块寂静的山
峦联系在一块。

然而，物以名人而名，人以名物而名。如
果不是吴三桂与金殿有了瓜葛,整个鸣凤山
的名气恐怕就更要备受冷落了。甚至可以
说,为数不多的游人之所以会到此一游,大多
是冲着吴三桂和陈圆圆而来。但岿巍的金殿
乃至整个鸣凤山景区却断然不是这对英雄美
女风花雪月的行宫。

当代的意识就是这样欢喜在历史的超市

内各取所好、杜撰一气。好像这儿的人文景
观本来就是一片供人嬉耍调情的乐土。

据传,当年陈用宾从梦中受了吕洞宾的
指点,将鸣凤山建成供人朝觐燃香、超凡脱俗
的地方。到崇祯年间,因为政局动荡，当时的
军人政府便把金殿移至大理的鸡足山,企图
借此来“镇恶感异”,保一方政权平安。而现
存于鸣凤山景区的金殿是吴三桂在康熙年间
重建的。难怪金殿大梁上有“大清康熙十年,
岁次辛亥大吕月,十有六日之吉,平西亲王吴
三桂敬筑”的字样。

说到这儿，还是让我们不妨去领略一下
金殿的具体面貌吧。

从鸣凤山麓到金殿得先经过鸣胜牌坊和
吕祖碑，再翻越三道天门和穿过一道山墙，便
可抵达三元宫和太和宫。太和宫后面又有棂
星门，过了它，就是所谓的紫禁城了。紫禁城
青砖码就、自成体系，而傲然屹立的金殿就固
若金汤般地撉峙在城中的一座由大理石砌成
的台座上。

金殿完全仿土木结构而造,只是整个建
筑材质,包括殿内所有的陈列以及殿外的两
个侍亭和一面七星皂旗连同三丈多的旗杆皆

“纯以铜质为之”。用现代计重法和度量单位
进行测算,金殿本身的净重约 200余吨,高度
为 6.7 米,宽度和深度则均为 6.2 米。其建筑
风格亦是常见的双檐飞阁式。诸如宝顶飞
檐、斗拱鳌脊、莲花柱基等花样应有尽有、巨
细无遗。殿堂中供有五尊栩栩如生并且通体
鎏金的铜像。端坐当中的威武大个曰真武帝
君；坐在他两侧的金童玉女；只有哼哈二将是
凶神恶煞地站在旁边,那可能是忠心耿耿、严
于职守的表意吧。

据说，那位端坐正中的威严又不乏慈祥
的大个子就是吴三桂给自己塑造的化身。

难道吴三桂想当真武帝君吗？非也!稍
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整个明、清两代,
活得最里外不是人、又最叫后人难以评说的
就是吴三桂。那沉重而又辉煌的铜殿铜像,
其实应当看成是吴三桂对自己不祥预感的一
种反抗情绪和求安心态的表露和寄托。这正
如“张扬的正是缺乏的”道理一样,精神上从
未宁静过的吴三桂是多么需要一种沉甸甸的
载体来镇定住那颗浮泛不安的心呀。

也许沉重本身就与静默习性相近。面对
这扑朔迷离的大千世界，沉重的金殿啊，你又

有什么比用静默更好的方式来直面它那挑剔
而又犀利的眼光呢？

成王败寇、兔死狗烹，岁月的尘埃已纷纷
落地，昔日的是非也早成定局。只是冤了一
个陈圆圆，至今还被人们认作是“吴三桂现
象”的乱源祸水并对其“大感兴趣”。

那天，鸣凤山的游客本来就很少，而能驻
足于金殿者更是寥寥无几。原来，绝大多数
的游客都兴致勃勃地集中到金殿对面的阁楼
里参观陈圆圆去了。因为那边的墙壁上新近
挂出了几十幅“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挂图。那
些又长又宽又鲜艳的挂图从文字到画面都竭
力渲染陈圆圆如何倾国倾城，吴三桂如何英
雄爱美。然而事实上，不论是整个鸣凤景区
的建立还是后来的金殿重建，都与吴、陈两人
的风月美事毫无关系。

下午五点左右，天幕渐渐见暗。我突然
一惊，才发现那些小摊小店都已人走门关，整
个鸣凤山的游客只剩我一人了！惶惶中，我
急忙沿着断垣旁的一段山道往回赶。经过紫
禁城门前时，我又故意再朝金殿看了一眼，只
见在薄薄的暮色中，满身铁血铜筋的金殿越
发显得那么沉沉的、硬硬的、冷冷的、静静的！

静 静 的 金 殿
□ 陶宗令

我喜欢槐花，家乡的槐花总是在五月
里开放。

大学时代，有一次与同学聊起花，我说
自己最喜欢槐花，同学很是不屑地反问道：

“槐花也算是花？”我当时无语。
槐花不是花吗？它高雅飘逸，却无半

分造作；它晶莹剔透，来自天然。我喜欢槐
花，不是因为它的华贵，是因为它的气质。

当然，幼时对槐花的认识并非是它的
高雅，而是它的香甜。现在人们对野味的
追求是在吃腻了美味佳肴之后，而在我童
年的记忆中，家乡人真正是为了节省几颗
粮食而去寻找能够济食的东西。我的家乡
因此便有了一种叫做“花饼子”的吃物。

所谓“花饼子”，就是把摘来的槐树花
洗净淖水，与玉米面和在一起，加少许豆
面、盐和葱花，然后一团一团地贴在底下烧
着柴火的大铁锅里。“花饼子”出锅时，一面
焦脆，另一面暄腾，香味扑鼻，松软可口。
在有的人眼里，“花饼子”只不过是玉米面

饼子里掺了些槐花而已。但在我的记忆
中，那似乎是童年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

也许正是因为吃的诱惑，我很早就学
会了爬树。每年的五月初，当槐花的幽香
弥漫村子的时候，我便跃跃欲试了。星期
天，带着早已备好的篮子、镰刀和钩子之类
奔向村南小河边的槐树林。妹妹也总是跟
在后边，跳着、笑着。妹妹是不喜欢吃“花
饼子”的，但她喜欢槐花编的帽子。我这个
因会爬树而被视为英雄的哥哥便时常给她
编一顶，以慰劳她在树下捡花的辛苦。

也就是在那个季节，村里几乎每家都
吃“花饼子”。黄昏来临，村子里升起缕缕
炊烟，新鲜的槐花和着玉米面的香味就随
炊烟在村子上空飘散、飘散。正在玩耍的
孩子们，提早收了游戏，循着父母的呼叫声
各自回家，去享受那个季节特有的美味。

如此钟爱槐花，也因它吃过不少苦头：
被树皮刮过，被树针刺伤，甚至于从树上摔
下来。但记得最真切的还是被蜂蜇的经

历。那次我扛了一根开满槐花的树枝回
家，心里正美着，见几只蜜蜂循香而来。出
于对这种不劳而获的气愤，我挥动树枝企
图赶走它们，不想由此遭劫。耳朵、脖子被
狠狠蛰了几下，当时便肿胀起来。于是一
把扔了树枝，大呼着回家让母亲调治。

吃过苦头却始终不悔。每年在槐花盛
开的季节，我仍不忘记去树下转一转，闻一
闻，即使是上了大学进了城以后。这时对
槐花的感觉就成了一种浓浓的乡思。

有时自己也纳闷，为何对槐花如此情
有独钟？春节回家时，与母亲谈起这个话
题。母亲说，如果没有槐花，她可能早就不
在这世上了。母亲指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
时候，她曾经靠吃槐花渡过难关。于是有
些明白了，我对槐花的钟爱原来是有遗传
的渊源。

蔷薇花开，春已堪怜。而我，
还在发牙，注定是朵带刺的奇葩，
春风拂到此处，也似厌秾华。智
齿蠢蠢欲动，据说是智慧到来的
象征，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难掩
盖疼痛的真相。

从连夜紧张的“游击战”中醒
来，头发纷纷披垂，很颓寂。移步
墙外，一蓬生命的色彩恣意舒展：
蔷薇攀沿的枝，粉嫩的花，浅浅的
香，细碎的纯白，绢净，如纱，恰似
一抹素颜的初见，扑面而来的温
存让人感动，甚至忘记了疼痛。

盛开的蔷薇和萌动的智齿一
样，给予人太多的憧憬。蔷薇的
花语是：美好的爱情，爱的思念。
而智齿，自然也不乏佳话。智齿
出现在爱情生长的年龄，难以忍
受 的 时 候 ，会 拔 除 深 入 骨 肉 的
它。于是，叶倾城总结：爱情是疼
痛的智齿。谁说不是呢？爱情也
像蔷薇，美丽却永远带着刺儿，人
一旦采撷，疼痛总是在所难免。
难怪余杰会说：智齿与智慧有关，
智齿的疼痛，正是智慧给人带来
的痛苦。因此有人说智齿不是好
东西，只是器官进化的奢侈品。
那么，拓展延伸一下，爱情也不是
好东西，是现实生活的奢侈品。
叶倾城的结论未免太悲观，余杰
的思考貌似有理却难合逻辑，倒
是很欣赏郑渊洁的童心未泯，拥
有智齿，就拥有了连接智齿和大
脑的黄金通道。人毕竟不全是为
爱情而生，智齿也未必是为爱情
而生的。还有那么美好的蔷薇
花，高架飘香的品格，晴明召蝶的
魅力，将生命的色彩和味道蕴藏，
浓缩，舒展在最后的春天里，迎接
盛夏，那不是黯然情伤，是生命昂
扬向上的姿态。

友知我正历经牙痛之苦，发
来信息安抚：嘴有猛虎，细嗅蔷
薇。萨松的不朽警句改成这样，
岸那头的余光中先生要是知道，
会气成什么样子呢？友窃笑不
已，彼时我正扬起鼻翼，轻轻地嗅
着蔷薇的芬芳，花气温和。这么
寻常，却不菲薄。其实，人的内心
深处都穴居着一只猛虎，只是在
虎穴之外仍有蔷薇丛生。如果不
存在错位，坚固的智齿与脆弱的
痛觉神经本该是和谐一体的，拔
除，留下缺位的余痛，磨合，永远
心生爱意地呵护。

妈给我煮了“特软”病号晚
餐，还悻悻然曰：一点也不随我，
都遗传你爸的基因！我表示抗
议，很多事物的出现无法预料同
样难以挑选，谁我也不随，随了我
自己。幸灾乐祸的爸嘿嘿了两
声：闺女，甭急。不就长牙么？
32 颗牙，多好！等你老了，还能
啃甘蔗！妈把碗筷收拾得叮叮当
当，冷嘲热讽一番：得瑟，你闺女
5 岁时，你智牙还没发育完全，好
意思讲？心里咕咚了一下，若是
早在前几年嫁了，我也应该得瑟
得跟爸一样。从生理的角度来
看，人与人的区别是不大的，但遗
传基因一再提醒我：若想出类拔
萃，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
果人真的是猿猴变的，那么智齿
恰好证明了器官的进化。一脉相
承的基因，是固执而决绝的，容不
得半点商量的余地，所以我用这
种方式来宣扬自己对爸的忠诚，
并以此祭祀怀念远古的祖先。

牙龈仍旧在爆破中，那颗智
齿 该 有 多 么 的 坚 固 ，我 无 法 想
象 。 目 前 ，连 咬 豆 腐 都 觉 得 费
力。但必须保持乐观的态度，否
则还能怎样？身体轻灵的时候，
思想也异常明晰。能在苦痛之
中，窥见平常的我所窥见不见的
东西，也是一种收获。希望真如
爸所言，有了这痛而后生的智齿，
等老了的时候，日子还能过得跟
啃甘蔗一样甜。

多少年以后，当蔷薇再次绽
放，想起这隐痛的慧根，曾经伤痛
的刺也在时光的浸泡里变得温
柔。蔷薇与智齿，这般的相念相
见，生灵有知，当如契阔。这样的
奇葩，是幸福的。

村里有座古戏台和一个宜黄古戏团。戏
团传到方桃他们手上也不知是第几代了。反
正每年一到正月，方桃就开始唱戏了。

戏团的规模不大，连鼓手带吹拉弹唱和
演员也就十几人，几个会当师傅的既会演也
会吹奏和打鼓。这个宜黄戏团从主角到配
角，从演员到乐师清一色的全是男性。别看
这个全是男性、规模也不大的古戏团，在当地
十里八乡却十分活跃，本村演了，还到外村巡
演，有时要演到二月才回来忙农活。正月看
戏是村民们的主要娱乐。后来虽说青壮年们
都到外面闯世界了，但家里有留守老人、妇女
和儿童，春节，总是要回来过的。

方桃没有经过专门的戏剧学习，他能成
为当地颇有名气的演员，全凭兴趣爱好。他
的专业是农民，干农活是把好手，他读过小学
三年级，当过生活队长。说起来，他的个子也
不高，只有一米六几，身材走起路来有几分女
人相，他的嗓音也是嘤嘤呀呀的，因此，他在
剧团演扮的是俊俏公主小姐或皇后皇妃。他
凭着记性厉害，哪怕是现编的词，他念两遍，
他就像复读机一样记下了，且永不遗忘。

于是当他描了眉，涂了胭脂、口红，戴上
了长头发，穿上了花花绿绿的公主服，蹬上高
跟鞋，一边唱一边扭动腰——到哪去找这样
一位现成女子？

旦角的戏份是每部戏里不可缺的。村里
的戏班子条件简陋，方桃穿来穿去就这么一
套凤冠服饰，穿越在年代不一的故事里，上午
是小姐，晚上是皇后，等他把凤冠一脱，裙带
撩在腰间，提一个竹篮，又成了独守寒窑十八
年薛平贵的贫妻⋯⋯他唱得声泪俱下，年老
的观众被感动得流泪，年轻的观众对此并不
在意，他们聚在一起或打情骂俏，或议论方桃
的腰太粗，且唇红齿不白，小姐一张长脸，粉
擦得不够匀，脸一笑一堆褶子——两位才子
佳人都已奔五啦。笑归笑，台上一张口，四下
里就安静了。这是在外村演出的场面。

一次演出结束后，一位小生居然跑到后
台找方桃，说爱上他了，要托媒向他求婚，他
以为方桃是风流女戏子。家乡的古剧团虽然
土里土气，不比县里的越剧团漂亮的女演员
多，但在人气上，村里与县城竟打了个平手。

农闲时，方桃带领剧团的哥们，在古戏台
上哼哼，唱唱，比比，划划⋯⋯这没有补贴的
排练，喧腾着牛粪和稻草的气味，粗糙又浓
烈，让乡村多了许多生气和生机，吸引着那些
在外打拼的、口齿间已夹杂着城市腔调的人
们。是的，方桃他们的唱词不能成为他们停
下脚步的理由，但或许可以作为想家时模糊
的背景、温暖的底色。

方桃唱着唱着，但他的唱腔终究抵不过
在乡村兴起的电影、电视、网络。去年，他的
孙女都从省戏剧学院毕业了。一天，他的孙
女带着几个戏剧家回家乡考察。孙女大了，
但他仍喊孙女“丫头”，丫头喊方桃“太太”；到
了祖母这一层，却少了辈分，抹去了性别。经
过考证：方桃他们的宜黄戏竟是戏剧界的活
化石，其始祖是戏剧大师汤显祖。

现在，虽然剧团没有演出了，但仍经常见
到方桃拄着拐棍行走于村里，有办红白喜事
之家，宴堂乐唱得英雄不减当年。

这里是阿拉善左旗，这里是玛瑙的天
地。在巴彦浩特镇的露天玛瑙市场，上百
个摊位排成一列列，一箱箱玛瑙珠子在耀
眼的阳光下发出神秘的光泽，加工成品的
玛瑙石头以及穿成串的项链和手链琳琅满
目，目不暇接。我流连在阿拉善玛瑙的世
界中，挑花了眼却又爱不释手，不得不惊叹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玛瑙自古以来一直被当为辟邪物、护
身符使用，象征友善的爱心和希望。玛瑙
又以其色彩丰富、美丽多姿而被当做宝石
或加工成工艺制品。我对玛瑙的认识来自
故宫、佳士得拍卖行和法国卢浮宫。玛瑙
素有“千样玛瑙万种玉”之说，要纹带美丽，
颜色纯正，透明度好，等等。不过对我来
说，质量好坏，有无收藏价值，我并不在意，
玩得就是一个眼缘。

法国卢浮宫的玛瑙壶，呈半透明状，两
侧分别镶有壶柄和壶嘴。据说它是 17 世

纪时在一个古老的玛瑙雕刻器皿的基础上
创作而成，工匠在其上饰以珐琅黄金，并衬
托以宝石。壶盖上镶有罗马战争女神密涅
瓦的头像。这一物件是世间少有的珍品。

在各大拍卖行的预展中，懂行的人看
玛瑙的俏色巧雕。业界流行一句话：玛瑙
没有俏，纯属瞎胡闹。可见俏色对于玛瑙
雕刻的重要性。在俏色巧雕中，除了要

“像”之外，更要有“意”，即意境。比如前几
年的一件玛瑙巧雕松树葡萄坠，这是清代
苏州工艺俏色巧雕玛瑙之精品。

从橱窗里展出的玛瑙珍品到阿拉善玛
瑙露天市场，我对玛瑙的印象产生巨大的
落差。在这个全国最大的奇石集散地之
一，玛瑙装在纸箱子里，8000 元一箱，像菜
市场卖花生土豆一样一抓一大把。摊主们
都是粗声大嗓，只对大宗买卖感兴趣。

几番寻觅，只有一个安静做手里活计
的摆摊姑娘耐心回答我的询价。她说，阿

拉善的玛瑙石经风沙凌砺，石面光润，鲜明
通透，黄、白、红、赭、兰、紫、灰各显其美，流
光溢彩，有的玛瑙上共生着鲜红的碧玉，或
在乳白色的玛瑙上生着黑色的碧玉⋯⋯多
种颜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些别致新颖的
花纹。

阿拉善玛瑙市场没有营业时间，摊主
们上午打理玛瑙，下午才出摊，太阳还没落
下，他们就陆陆续续开始收拾了，“太阳一
落就冷了，你再不买就买不到了。”卖玛瑙
的姑娘提醒说。我讨价还价之后，买下手
串和一些玛瑙石。

对着橙黄色西下的夕阳，我举起手上
的红色的玛瑙石，那石头里一纹纹丝线，仿
佛经脉，这便是大自然神秘又神奇的雕工。

到阿拉善寻玛瑙 □ 陈 颐

五月的槐花 □ 古 韩五月的槐花 □ 古 韩

乡村名角

□ 宁江炳

乡村名角

□ 宁江炳

蔷薇与智齿

□ 沐 墨

盛开的蔷薇和萌

动的智齿一样，既给

人憧憬，又少不了疼

痛

小镇岁月 苗 青摄

昆明鸣凤山上的金殿，对它感兴趣的游人很少，

就算有，也大多是对它的误读


